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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想高挂桅杆

让信仰鼓满风帆

在波涛汹涌的东海岸

在南湖的红舫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满载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铁血担当

高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

乘风破浪，扬帆启航

他们要让中国站起来

怎能忘啊

怎能忘东征北伐的轰轰烈烈

怎能忘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

怎能忘抗日前线众志成城战强寇

怎能忘解放战场摧枯拉朽歼蒋顽

是啊！不能忘

不能忘风雨如晦的黑暗长夜

不能忘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

不能忘南京城下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杀

不能忘图存路上千百万英烈共赴国难

28年的出生入死

用鲜血，用生命

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终于换来一代伟人那句浓重的湘音

在古老的神州上空久久回响

华夏儿女从此自豪地挺直了脊梁

启 航
■胡代松

在中央军委 2018年开训动员大

会上，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要求全

体指战员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之后，习主席在视察中

部战区陆军某师时，驻足在反映该师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激战松骨峰情况的

展板前，高度评价战斗中官兵顽强的

战斗作风，强调“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

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

更多，骨头要更硬”。

激战松骨峰，发生在1950年11月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我志愿

军某部三连为了阻击美二师的溃逃之

敌，在松骨峰这个光秃秃的小山冈上

与敌人展开一场激战，在敌我兵力悬

殊、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三连官兵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奋勇向前，成功

阻击了敌军的5次冲锋，迫敌始终不

能前进一步，为大部队成功聚歼敌人

争取了宝贵时间。二次战役结束后，

联合国军大部分军官都已丧失重新进

攻的信心。虽然总司令李奇微曾一度

重整军心，想挽回败局，但在几经交手

后，还是不由慨叹：中国军队是他见过

最坚强而最凶残的敌人，他们经常不

顾伤亡地发动无数次进攻。而他们也

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他们从不会杀

死受伤或者被遗弃的伤员。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

这样评价志愿军战士：“他们是历史上、

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

诚然若此，高昂的战斗精神、顽强的战

斗意志、过硬的战斗作风，以前是也将

永远是人民军队比肩世界一流、战胜

一切敌人的英雄气度和精神名片。

“夫战，勇气也。”战斗精神是军队

的“精气神”，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无数战争实践证明，英勇对于军

人、军队和战争的作用和影响是至关

重要的。徐向前元帅说过：“部队的勇

猛作风，首先是一种震慑敌人的强大

精神力量……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

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

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塔山阻击战，被美国西点军校列

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参加培训的

美军各类学员心中始终有一个困惑：

无论是兵力对比分析还是火力配置

分析，无论是防御阵地地形还是军兵

种协同配合，国民党军都占绝对优势，

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却在无险可据的

阵地上，凭借临时构筑的土木工事，始

终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塔山阵地上，

不可思议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数据是

客观的，却并不具备能动性。习惯了

数学思维、长于数据分析的美国军人，

又怎能理解得了顽强的战斗精神所焕

发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就像他们后来

把志愿军的英勇称为“谜一样的东方

精神”。

胜利不是炮火能够直接抵达的，

还需要强大的信念与意志才能有效实

现。胜利从来只偏爱坚韧不拔、英勇

顽强的军人。我军诞生于革命战争年

代，从创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其艰苦卓

绝的战斗历程，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

凭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踏遍千山

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经受千锤百炼，

熔铸锻造了我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特质。经受

过战争洗礼并赓续传承的战斗精神，

已然成为人民军队代代依循的精神图

谱和克敌制胜的血性基因，永远都有

着钢铁般的质地和金子般的光华。

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更

是血性精神的比拼。我军素以强大的

战斗精神闻名于世。人民军队之所以

能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一个又一个强

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根本原因就

在于“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

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始终保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血性胆魄。

今天，我们已承平日久，“90后”已

成为人民军队重要组成部分，“00后”

也开始步入军营，血性胆气是否状态

“满格”？战斗精神是否始终“满血”？

习主席反复强调“和平时期，决不能把

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

还得有血性”“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

丢”。培育官兵的血性虎气，锻造部队

的战斗精神，既是本色传统，也是时代

要求；既是胜战号令，也是强军导向。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军人的

职业荣光永远都彰显着血性担当。锻

造新时代精兵劲旅，必须更加注重战

斗精神培育，在思想教育中培植血性

基因，在实战化训练中激发血性虎气，

使之成为我军永不卷刃、令敌生畏的

精神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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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多年，大都在机关工作，真正
在基层的时间只有在连队代职的几个
月。然而，真正懂得部队和了解战士，
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是大学毕业分配来部队的学生
兵，穿上军装就在机关当干事，因工作
需要，一直没有机会下基层当战士，致
使进军营都一年了，竟连标准的军礼
都不会敬，枪几乎没打过，走在路上，
连自己都没有“我是一个兵”的自信。
大概正是这个原因吧，师政治部领导
决定让我下连代职。代职的单位是该
师某步兵团二连，这是个红军连队，因
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日照的安东卫镇
集体立过战功，被上级命名为“安东
卫连”。

我来二连代理副指导员。连长为
锻炼我的带兵素质，来连队没 3天，就
委派我带队出早操。接到任务的当天
晚上，我失眠了：万一听不见起床号误
了带队出操，岂不是又让官兵们看笑
话了？于是，我在床头放了个小闹钟，
调到比起床时间提前 10分钟。第二天
凌晨，闹钟一响，我立即从床上坐起
来，经过一番紧张的着装、叠被、小解
等“工序”，当我扎好腰带跑到操场时，
全连官兵已在那里静候待命。我喊着
口令带队伍上了营房旁的公路，然而
当我发出“跑步走”的口令后不久，我
便因跑得太慢被队伍甩在后面了。幸
亏一排长迅速要排头兵“压住步子”，
我这才又站到了队伍的中侧面。一
次，我在带队喊“一、二、一”时，由于当
时已口干舌燥，就用“嘟嘟嘟”3声哨响
代替“一、二、一”的口令。哨音一出，
招来笑声一片。我纳闷了：上中学时
老师就是这样用哨子吹“一、二、一”的
呀。下操回来请示连长，才知道部队
出操，是不用哨子代替口令的。

连队第一次实弹射击，没打过枪
的我记住连长说的射击要领，竟打出 6

发子弹 50环的成绩。连长刚刚表扬了
我，接下来的手枪射击就“掉链子”了，
6发子弹只打了 20环，其中有 3发竟然
脱靶。我不甘心，当天晚饭后就找连
长请教手枪射击要领，我们两个人在
操场的灯光下切磋了好一阵子呢。

正当我的代职顺利“过关斩将”、
渐入佳境时，我竟因为带队看电影，受
到营长的严厉批评。那天晚上，我带
全连到团部大礼堂看电影（连长、指导
员因另有事情都没参加），电影散场
时，刮起 7级大风，我把队伍集合好，刚
刚下达了“跑步走”的口令，战士们就
撒了丫子，一时我带的队伍“溃不成
军”。我一看院子里飞沙走石的情景，
心顿时软了，因此也就信马由缰，没有
及时制止队伍的乱象，没及时下达“立
定”或“放慢脚步”的口令。等我跟着
队伍的尾巴气喘吁吁跑回连队时，我
带的队伍已经自行解散了。我回到连
部刚要睡觉，营长打来电话要我到营
部开紧急会议。会议上，营长一改平
素的和颜悦色，狠狠批评了包括我在
内的 3个连的带队者把队伍带乱的现
象。回到连队，我带着满脸羞愧向连
长如实汇报，连长的脸上掠过一丝不
快，接着便吹响紧急集合的哨音。此
时，官兵们刚刚睡下，听到哨音，不得
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重新着装到
院内集合。我把官兵们带入饭堂，连
长首个讲话，要求全连讨论：今天为什
么“跑步跑乱，无令自散”。我和排头
兵都在会上检讨了错误，并与“红二连
的传统”和“部队的传统纪律”联系起
来。眼看讨论快到一个小时，我悄悄
问连长：“这大冷天开这样的会，是不
是小题大做，折腾战士？”连长拉我到
一旁，严肃地说：“你在机关，不知道连
队的情况。你要知道‘响鼓更要重锤
敲’，咱们红二连，就是靠‘重锤敲’来
严纪律和培养过硬作风的，也是靠‘重

锤敲’把过硬传统和优良作风传下去
的！”几句话顿使我大彻大悟，对基层
的带兵之道也似乎有了一点开窍。

不久，连队开始了冬季野营拉练，
我隐隐感觉到最严峻的考验到来了。
拉练出发的第二天，我们连的车队在
雪花漫天的严寒气候中，停在河北献
县一个贫穷的村子外。战士们一下
车，便按照连里的部署忙着挖掩体、
筑工事，我们连排干部也到各班与战
士们一起作业。天黑时，汽车全部进
入掩体并将汽车伪装起来，炮阵地和
猫耳洞也全部挖好，并用伪装网盖
好，经连长验收合格。次日，连长让
我带领一个班，指挥班进攻。我哪里
懂得什么班进攻？连长先给我耐心
介绍了“敌情”，然后在纸上标出我和
3 个战斗小组的所在位置，再把一些
我没听过的指挥用语和有关战术名
词说给我听，然后就去别的班了。我
仅凭一知半解就匆匆上阵了……在
一周后全师的拉练总结会上，师长把
我好一顿表扬：“看人家大学生，能文
能武，在机关会写文章，下连代职时
又会指挥‘打仗’——班进攻指挥得
不错嘛！”

由于师机关有更重要的任务，我
的下连代职生活只有短短 3个多月便
结束了。临别，红二连的官兵们都与
我恋恋不舍，含泪送行。泪眼模糊中，
我在连队留言本上写下几句掏心窝子
的话：“在红二连的代职生活，是我作
为一个军人的真正起点；红二连是一
本经典，够我滋养终生！”

下连代职记
■杨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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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人们都忙着
躲避高温。可在吉林延吉的一个小村庄
里，一个黑瘦的身影正独自翻弄着自家
的人参。他弯着腰，头上顶着破旧的迷
彩帽，任由烈日灼烤着自己的身躯，汗珠
顺着他那黝黑的脸颊一滴一滴地坠入大
地，化入泥土。他抬起头眺望远方，沙沙
的柳树声和夏蝉的聒噪，带他回到了魂
牵梦绕的地方。

一

拂晓，透过微亮的地平线，几辆 99
式坦克驶向 1335.9 高地。501车的张连
长低头思索着穿插“敌”方阵地路线，他
看着地图，不禁为这一路上的平静而紧
张得直皱眉头。履带碾过戈壁滩的黄
沙，带起了一阵尘沙飞土。

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坳，“蓝”方
的 120反坦克手正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到
来。瞄准镜里出现了张连长的 501和他
的连队。“先打那个 01，它可是连指挥
车。”躲在小山坳的“蓝”军士兵，对准
501进行了一次集火射击。

随着张连长车内的警报器响起，坦
克外的发烟罐冒起浓浓黑烟，他顿时感
觉，像被人打了闷头一棍，有点没反应过
来。这时电台里传来于排长的声音：“连
长，我们该怎么办？”“你见过在战场上问
一个死人该怎么办吗？”

整个坦克五连都被卡在了小山坳，
于排长赶紧接替指挥，同时命令各车炮
长搜索目标。可是命令刚下达，大家就
看见一辆又一辆坦克冒起了黑烟。“蓝”
方反坦克手十分狡猾，他们就躲在小山
坳上，打完一发再躲下去。骆班长气得
跳出坦克炮塔，指着小山坳说：“这要是
实战，我早就用炮弹把山头削平了，看你
们怎么躲在那里当缩头乌龟！”
“连长，我们还没有全军覆没！”电台

里传出让人兴奋的声音。
沮丧的张连长跳下坦克一看，排在

全连最后的一辆 503还没有被击中。可
是，他看着山头上密集的“蓝”军阵地，
摇摇头说：“算了吧。你们还是去找步
兵，补充给他们吧。就一辆坦克是上不
去的。”

“连长，我们想试一试，我们坦克五
连不能就这么回家了呀。”
“那你们就按原计划试一试吧！”
503 的排气孔排出黑烟，发动机嘶

鸣着朝 1335.9高地进发。看着全连唯一
“幸存”的坦克一点一点远去，骆班长摸
着脑袋问连长：“不是我信不过他们，这
辆车的炮长可是个新兵啊。”

张连长拧开水壶递给他，看着远去
的503：“新兵才是最好的‘化学试剂’。”

二

“根据导演部通知，‘红’方的主攻、
迂回穿插都已经基本被我方击溃。”“蓝”
方旅长看着电子地图，十分得意地听着
报告。
“看来这个老牌‘红’军旅跟我们前

面交手的几支‘红’军旅一样，没什么挑
战难度，现在我命令，只留一个警卫排
保卫指挥所，一个坦克排占领各制高点
坦克掩体警戒，剩下所有单位组织进行
反攻。”
“报告！旅长，导演部通知，两小时

以后演习结束。”
“快！给我通知各单位加速推进扩

大战果。”
“蓝”军指挥所已经沸腾了。大家都

知道，这个态势如果再过两小时，“红”方
的下场一定是惨败。

在离“蓝”方指挥所不远处的沙包
后，悄悄隐藏着五连唯一的“幸存者”。
车长宁福贵仔细看完电子地图后，长吁
了一口气：“兄弟们，我们好像捅了‘马蜂
窝’，怎么样，咱们出去把它捅破吧！”

驾驶员高健看着驾驶室里的各项油
料显示，拿出毛巾擦擦脸上的机油：“干
吧！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

宁富贵转过头，看着一旁略显紧张
的炮长小羽，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样，
你的炮到时候能不能浪起来？”

小羽脱下坦克工作帽，甩去帽子上
的沙子笑着说：“那到时候还得看健班的
走位和你宁班的辅助。”

被小羽这一逗，3人开怀大笑。他
们看着车里的各种仪器，闻着各种油料
混杂在一起的味道，靠在各自的位置
上。虽然很疲惫，但 503就是他们的家，
3人不由得异口同声：“当坦克兵真是最
酷的差事！”

坦克慢慢地从小沙包上爬了上来，
由于是在“敌”背后，完全没人注意那悄
悄逼近的503。
“班长，你说这‘红’方也太不经打了

吧，还是老牌‘红’军旅呢！”
“现在各个跟咱们交手的旅，哪一个

不是败给我们！走，陪我撒尿去。”
“可是……班长，我们还是潜伏

哨呀！”
“还潜伏你个头呀！这马上就要

结束了，你觉得‘红’军会从天上掉下
来吗？”

说罢，两人脱下伪装衣，找了一个树
根方便起来。

大地剧烈震动，发动机轰鸣而至。
两人抬起头，迷茫地看着：“班长，你看前
面那个是坦克吗？”“好像是。”

话音刚落，他们头上的发烟罐冒了
红烟。503从还没提上裤子的二人身边
呼啸而过。

小羽从瞄准镜里看到，山坡上的坦
克已经开始转动炮塔：“快！他们已经开
始瞄我们了，不能和他们对炮了，我们就
剩3发炮弹了。”

这时宁福贵说：“咱们直奔他们的指
挥所吧，高健！让咱们的503飞起来吧！”
“你们俩把工作帽扣好，我放热烟

幕咱们冲过去！”高健说完挂上高位挡，
油门踩到底。怒吼的 503 直冲“蓝”军
高地。

车后卷起浓浓黄沙，“蓝”军坦克轮
番射击，都没能命中开着热烟幕和黄沙
相伴的 503，这时高健的通话器传来了
小羽的声音：“减速吧！健班，炮塔的液
压油管已经震碎，炮口抬不起来，无法自
动瞄准了。”
“那怎么办？马上就冲到了！”
“都别慌！高健，你的油门不能松，

我和小羽一起压着炮尾，我俩手动射
击。”宁富贵说完，驾驶室的高健摘掉防
沙眼镜，扯下围巾，盯着驾驶窗怒吼道：
“今天我们就是要送 503 去你们的指挥
所做客！”

坦克战斗室，液压油管漏出的黄油
已将两个人的裤子浸湿，仪器各项警报
发出刺耳的鸣叫。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500米 、200米、100米，突然 503的白色
发烟罐冒出了浓烟。
“不好！我们被击中一次。前面有

个风化的岩石，我先开到它后面去！”
“不是！右面！”宁富贵大喊一声。

503 右面冒出了一辆坦克，对方的炮口
正快速转动。
“快！健班，转弯呀！绕着它转！别

让他们瞄中了！”
两辆坦克互相绕着圈，好似中世纪

的角斗士，双方炮口转动的速度决定了
双方的命运。

“瞄上了！瞄上了！快开炮！开炮！”
“我知道！我知道！”
“开炮啊！快！”
终于，岩石后冒出黑烟，“蓝”军坦克

停止了转动。高健没有喘息，直接踩着
油门，撞开了指挥所的路障，把 503送进
“蓝”军指挥所……

三

乡村的傍晚，旅雁向南飞，落云卷积
着夕阳的金辉，烧红了整片天空。大树
下的他不知被哪家孩子的淘气惊醒，把
他从回忆拉回了现实。一旁的孩子嬉笑
着跑开，他起身——该回家了。

当他走到村口时，撞见一个熟悉的
面孔。对方认出了他，扔掉手里的东西，
跑过去一把抱住他，哽咽道：“健班！我
来看你了！”

他收紧有力的肩膀，脸上流着热泪：
“小羽！小羽！”

回到家，高健炒了几个拿手菜，可是
小羽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高健举起酒
杯：“怎么了，来我这儿一句话也没有？”

小羽抬起头，看了高健好一会儿：
“你这个骗子！你送我去军校的时候不
是说一定留队吗？503 不是谁也拆不
散吗？”
“小羽，你都是干部了，怎么还像一

个孩子。”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去问宁班，

他老是叹气，让我以后有机会问你。你
今天就告诉我，你当时是因为训练跟不
上了，还是思想落后了，还是有人……”
“连队面临改革精简岗位，当时连

长、指导员找我谈过话。我很清楚自己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党员，应该积极投身
改革，既然我参军是因为祖国召唤，那么
现在祖国召唤改革强军，我更要坚决服
从。你们留下，能走得更远。”

小羽呆呆地坐在那儿，许久也没有
声音。高健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别看
我现在拿起了锄头，我照样是村里的致
富能手，当了这么久的兵，我什么时候服
输过。”

当天夜里两人喝得大醉，曾经的一
幕幕，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们眼前，那一
刻，军人无悔的忠诚也许不在他方，就在
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

清晨，小羽摇了摇发沉的脑袋，看
见桌子上的字条——朝阳永远属于我
们军人。看着高健叠得整齐的被褥，听
到他那远远传来的号子，小羽的眼睛湿
润了……

守望者
■林 野 徐相宇

一剑锋寒两鬓秋，

将军白首戍凉州。

封侯有愧无功业，

塞外山河恨未收。

七绝·老将行
■张海生


